
尊敬的领导：
您好！我叫赵向阳，曾用名刘阳，家住山东省沂水县吴坡村。
2005年5月1号，我在回公司交客户资料身份证，所安装的电话款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时司机想逃跑时，被好心人拦住并报了警，交警及时赶到现场，并叫来救护车，把我送到了日照市人民医院。

发生事故时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当时我昏迷了过去，大约在晚上7点钟左右，我苏醒了一会儿，告诉了医生我家的电话号码。我爸爸和我哥哥，当天晚上就赶到了医院，并带去了现金一万元，但直到四天以后，才收取了3000元的住院押金。在这四天里，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完全处于危险状态，当时我是颅内骨折、胸骨骨折、腰椎骨压缩性骨折，既使轻轻翻动一下，都疼痛难忍，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就是在这四天里，两次从病床上抬上抬下的去做CT，我都没有知觉、也没有记忆。在事故发生现场地上有一摊血，当时我穿的茄克、衬衣都被血染透了，耳朵和鼻子里一直流血不止，好心的护士真实地记录着，第三天从胃内呕吐出的血块，有四百多毫升，在住院最初的十几天里，我的大便一直是黑色的。我身体的失血量，三千毫升多。我爸爸是农村医生，当了三十多年了，我姑赵红萍一直在医院里当医生，现在已退休。她和我爸爸多次请求医生，给我输血，给我用治脑外伤的好药，他们不给输血，也不给用药，要求转院也不让转，直到第七天，请亲戚向院长求情，才让转的院。转院时药费总共花了，1600多元钱，也就是说在失血量三千毫升多，身体多处骨折，四天以后才脱离危险期，医院的经营与效益挂钩的情况下，七天时间总共用了1600多元钱的药，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市，不会有这么“便宜”的市级医院，这还不到当地的一个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日照市人民医院脑外科，有些医生毫无人性的本质，昭然若揭，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他们和参与这件事的其他人，就是一帮畜牲。
2007年2月下旬，我到青岛寻求法律帮助时，发现有人跟踪我，并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就是日照市东港区联通公司，宋玉华他们一帮人，派去跟踪我的，当时我很吃惊，明明是他们不承认是工伤，不给予工伤赔偿，我才来青岛寻求法律帮助的，他们为什么还要跟踪我。我很快就想到，莫非他们的经营是非法的，我打电话到信息产业部问了问，才知道，他们没有经营许可证，没有入网许可证，他们是非法经营。
2007年3月6日我从青岛回到日照，回到日照的当天中午，宋玉华这帮人就威胁我，叫我不要起诉，并且可以协商赔偿，我就相信了。在这期间，我仔细地看了看，从日照市人民医院复印出来的病程记录，里面写着，我在日照市人民医院住了七天院，转院时走路平稳、语言流利（实际上三年多后，我还走路不稳、说话缓慢不清）。在最后一页护士的日常记录中，清楚地写着，住院后第三天，从胃中呕吐出的血块，有四百多毫升，当我看到这些大吃一惊，非常惊恐，日照市人民医院脑外科的有些医生，严重隐瞒病情，病历严重造假，直接导致了我的身体，迟迟不能恢复，致使我身体，遭受严重摧残，对于身体是否能恢复，我也不再有信心。当我把这一切和他们说了后，寄希望于他们能正视对我的伤害，对我进行合理赔偿，我也好脱离开，因为他们的违法经营，而对我的威胁，只想能尽快进行系统治疗，而不至于落下残疾，谁知他们根本就是，假装不相信我，也没打算给赔偿。我即使不要求赔偿，他们也假装不相信我。2007年4月26日，当我得知，他们对我进行赔偿，是一个谎言后，我到了济南，省高院的同学说，这种情况最好由当地政府，出面协调解决，要不就到北京去。我从青岛回到日照后，本来打算到北京的，只是因为他们的谎言，才没有立即到北京，这时更坚定了，我到北京去的信心，而此时我发现，他们从日照跟踪到了济南，并且接到了，斯文电子公司销售经理张岩的电话，他让我拨打市长热线。斯文电子公司，由立德电子公司的总经理秦泗江设立，主要经营，移动公司的无线固定网电话安装业务，也是非法的，并且经营数额很大，在东营和江苏设有分公司。
2007年4月28日，我拨打市长热线时说，法律援助中心我也找过，伤残定不了级，协商也不赔偿，并且受到威胁，希望政府协调有关部门给处理，要不，就超过了，诉讼时效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你不要找别的部门、单位了，我们给处理。2007年5月10日，日照市劳动局的有关人员，给我打电话说，你向市长热线反映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下，东港区联通公司的宋玉华，写来了一封信，宋玉华说不是工伤，你请律师了吗，你和律师一起过来一趟。我说，宋玉华说的不对，我请了律师了，我联系好律师马上过去。当时我就联系上了律师，准备过去时，再给他打电话，却没有人接，当天下午上班后，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也没有人接，第二天上午，给他打电话时，他却说，把结论，交到市长热线那里去了，在随后五十多天的时间，我没有间断的，拨打市长热线，反复地诉说我的困难，我甚至在市长热线的录音留言中留言，你们给协调处理吧，要不，我真的残疾了。市长热线的工作人员，也说向主要领导反映了，可是，在随后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接到，有关市长热线的任何电话。
2007年5月下旬，我把材料交到了，日照市公安局经侦科，一位严警官接收了材料，在材料中，我详细地写了，对我造成伤害的起因、经过，和他们违法经营的确凿证据。一个月后，也就是2007年6月下旬，严警官把材料退给了我，并且说他们不是违法经营。退给我材料的第二天，我给严警官打电话时，才知道，他假装不知道辨别手机，是行货还是水货，最主要的标准是，入网许可证，联通公司和移动公司的固定网业务，必须具备两个证：经营许可证和入网许可证。
2007年6月下旬，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拨打市长热线也没人管，日照市公安局经侦科，也不查处的情况下，我打算到北京去。这时，与这件事有关的人，让我给市长写信，考虑到，当时我的身体状况，我就开始了给市长写信。

2007年7月13日，我把写了十几天才写成的信，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当时的日照市市长，现在的日照市市委书记杨军，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的秘书时，他的秘书说杨军收到了信，并且也看了信，2007年8月上旬，杨军的秘书在电话上说，我在信上涉及的人和事太多，不好处理。我当时就不太明白，但还是决定删去第一封信的一些部分，给杨军寄第二封信。2007年8月中旬，我在洗澡时，出现了闪光灯和一些声音，当时我就确定被拍了照。

2007年8月下旬，我把删除了第一封信一些部分的第二封信，寄给了杨军，他的秘书，也说杨军收到了信。2007年9月下旬，杨军的秘书在电话中说：你反映的问题不好处理，你还是另想办法吧。我说：我找遍了，所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部门，既然在这里不能解决，我就去别处吧。刚刚放下电话十几分钟，杨军的秘书，又在电话上说：你再写封信来吧，写的简单点，我们给处理。我说：我已经写了两封信了，过了两个多月也没处理，我不想再写了。他说：你就详细写一写医院、公司、车主相关的人和事，写的简短一点，我们给处理。于是我就详细调查，准备写第三封信。在我写和邮寄，第二封信的期间，也就是2007年8月份，日照电视台的《社会零距离》栏目，播出了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的法庭庭长，创立了一种调查案件的新方法“有事推定”法，当时我看了以后说，又是在演戏，因为这个“有事推定”法，严重违反了，宪法的基本人权原则，又因为这个法庭的庭长，和我在日照租房的邻居，是亲戚关系，而我在日照的邻居荣玉峰、辛崇爱，早已被违法经营的公司、车主、医院的相关人员收买。
2007年10月12日，我把第三封信寄给了杨军，在第三封信里，我详细地写了有关的公司和个人，我的邻居，荣玉峰、辛崇爱的女婿何辉，荣玉峰、辛崇爱夫妇的女儿荣生珍及其男朋友陈明，直接和日照市东港区联通公司的宋玉华有联系；大丰收水饺饭店的老板，和车主有联系；日照四中附近的，木子超市的店主张华、李政，和东港区联通公司的宋玉华，以及移动公司的相关人有联系。他们共同联合起来，对我拍照、按摄像头、按窃听器。
2007年11月份，我打电话给杨军的秘书，问他我反映的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时，他的秘书却说，还是不好处理，让我自己再想办法。当时我听了他这样说，就对他说：这第三封信还是你让我写的，这第三封信必须让杨市长（当时杨军是市长），写上不好处理或处理不了，这样，我也好到别的地方去找（当时我主要考虑把信息，都透露给他们了）。他的秘书答应，把我的意见向杨军转达。

2007年12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杨军的秘书时，他的秘书说杨军正在看着、研究着我写给他的信，听到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因为我认为，我遇到的、反映的每一个问题，无不都在他的职责之内，这也不是多大的，他处理不了的问题。2007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每天都希望事情，能尽快处理下来，知道一点这件事的人也说，农历年以前，这件事应该能处理下来，直到阳历2008年1月31日，我才知道，当地的公安部门、市人民医院、相关的公司、车主、我租房子的邻居，他们都联合起来，忙着对我“有事推定”，散布谣言，根本就没有查处，也不打算赔偿，到了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还不相信，这件事不能处理，因为我在给杨军市长的信中，很明确的写道：“我甚至不能回家，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到哪里，我担心，他们跟踪到我家里，对我家的人造成伤害”。腊月三十的上午，我打电话到市政府一问，杨军他们早就回家过年去了，当时我就打通了，公安部的电话，我说得很激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也听的很激动，我详细地说了所发生的事情，我说我想到北京去，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放假了，过了年，初七、初八上班了来就行。在回家过年的车上，果然有人跟踪我，我就没有回家过年。
2008年2月8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二，他们让我不要到北京去，他们给处理并赔偿。鉴于当时我的身体状况，我没有到北京去，2008年2月21日，在日照市东港区，望海路的友情商店处，在商店老板的参与下，基本上就确定下来，给处理给赔偿。可以确定，在场的人中，有人假扮杨军的近亲属。2008年2月29日，我的手机收到了，假借日照市委、市政府专门发布，政府公告的手机短信号码，给我个人的短消息：闰年送祝福，祝福声声需要“润”。明天就是传说中的2月29日，祝你生活更滋润、脸色有红润、生意有利润，总而言之，祝福不尽，鸿运当“头”。2008年3月22日，又假借市委市政府，给我发了一条短消息，因为写的俗不可耐，我觉得有损当地政府的形象，就删除了，短消息的基本内容是：你这个小“草包“，我保你财富包包、事业包包、情感包包。当我看到日照市市委、市政府给我发这样的短消息，我就更加相信了。与此同时，我确信公安部的人员到了日照。2008年4月30号，我说过犯罪团伙，渗透到了日照市的多个部门、单位、公司。2008年5月1日，他们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的图片就在网上爆发。尽管2008年5月3日就删除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还有更多、更罪恶的阴谋诡计。我以为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所以并未在意。2008年农历五月端午，他们把在我租的房子里、院子里，甚至厕所里，用安装的摄像头拍摄的图像，制成光盘，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杨军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我所反映的问题，因为，受到了畜牲习近平、彭丽媛的阻拦。所以，2008年5月1号在网上爆发以后，杨军没有及时处理；他们那些畜牲，把我写给杨军的信的内容，透露给有关的单位、公司、个人，任由他们对我进行伤害。从他的秘书让我写第三封信，到事件爆发有半年多的时间，经过了几年少有的严寒冬天，派人跟踪我，假扮杨军的近亲属欺骗我，假借市委、市府的名义欺骗我，纵容、包庇、指使违法经营者、地痞、无赖，畜牲习近平、彭丽媛毫无人性、丧尽天良。2008年6月中旬，杨军当市长时的秘书告诉我，杨军当选为市委书记后，把我给他写的三封信，也带去了市委，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市委秘书长，让他们转达我的意见：既然我写给杨书记的信，一年多了也不给处理，并且事情越来越糟，就把信退给我吧。我也委托杨军当市长时的秘书和副秘书长，转达相同的意见。但直到2008年7月下旬，杨军也没有把信退给我。
2008年5月1号事件以后，他们那些畜牲造谣言说，杨军就是那帮混蛋的头。尽管有人在这之前，几次提醒我，杨军是他们犯罪团伙中的一员，可我始终不相信，作为市委书记的他，不会不知道，国家法律、法规的威严，和公序良俗的道义尊严，现在看来，杨军是受到了畜牲习近平、彭丽媛的阻拦。
2008年2月6号，看到电视新闻中，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腊月二十九日，又飞到南方的雪灾现场，大年三十的下午，还在现场指挥救援；“5.12”汶川大地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组织救援，感动了整个世界；新闻媒体的第一现场报道，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心，凝聚起了全民族的力量；原来，都是‘演戏’。
2008年8月3号，当我确定，他们是庞大的犯罪组织的后，当时就觉的事情，很可能会恶化，就回到了家里。他们跟踪我到县里、村里，收买了县里、村里的一些人，对我造谣、中伤、恶意诽谤。2008年8月7号，我打电话到，中央纪委监察部，反映了情况，工作人员让我，写一份详细材料。2008年8月8号，我打电话到省纪委监察部，想让他们先控制局面，人工接听的时间，也是录音留言，我在录音留言上留了言。

整个事件中相关联的词。

数字。（2005年1号）发生事故到现在（40多个月）还没有处理。在日照市中心医院住院（7天），（4天）才脱离危险期，失血量（3000毫升），（无数次）的求医生给输血，给用药，不给输血，不给用药，（无数次）的求医生要求转院，不让转院，事故发生时的当天晚上，我家的人，就赶到了医院，带去了现金（1万元）当天不收押金，（4天）以后脱离了危险期，才收了（3000元）钱押金，（7天）时间里才给用了（1600元）钱的药。从住院的（第二天）违法经营的犯罪团伙就加害于我，到现在（40多个月）发展成违法经营者、车主、医院、当地政府的（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社会闲杂人员，联合组成的利益联合体，对我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2007年4月下旬，到2007年6月下旬，（50多天）的时间里，拨通了市长热线，却没有人搭理，在市长热线的录音留言上，留下了“你们再不给处理，我就真的残废了”的留言，到现在（一年多）了，我真的残疾了，也还没处理。2007年5月中旬，到2007年6月下旬，我把材料交到，日照市公安局经侦科，（一个多月）后没有任何说明的，把材料退给我，原因是，日照市公安局经侦科，假装不知道，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的无线固定网电话业务，需要经营许可证，和入网许可证。2007年7月、8月、10月，我给当时的日照市市长，现在的日照市市委书记杨军写了（三封信），其中（第三封信），是当时的市长杨军的秘书让我写的，他让我详细地写上，所涉及的公司、个人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手段。2007年10月中旬，到2008年2月6号（大年三十），（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盼着事情能处理、能解决，（2007年的冬天）特别冷，畜牲习近平、彭丽媛及其走狗、畜牲们，坐在温暖的、有空调的办公室里什么也不做，指使、纵容相关的人，对我进行毫无人性的、疯狂的“有事推定”。2008年2月29号、3月22号（两次）假借日照市市委、市府的名义，给我个人发短消息，给我“全包”。2008年5月1号事件，在网上爆发，到2008年6月8号制成光盘，在市场上售卖，（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给我的假象就是（秘密调查），真是阴险狡诈，厚颜无耻之极。2008年6月中旬，到2008年8月3号，（40多天）的时间里，我打电话向杨军的秘书、市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要我给杨军写的三封信，并且和他们说，信收到（一年多）了也没有处理，问题越来越严重，你们要么把信退给我要么给处理。实际上，杨军受到了畜牲习近平、彭丽媛的阻拦，他们既不让杨军退信，也不让杨军给处理，而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
手段。事故发生后的，当天晚上，我家的人，就赶到了医院，带去了现金一万多元，医院里不收押金，不给输血，不给用治脑外伤的好药，四天后，脱离了危险期，医院才收取了3000元的押金，要求转院也不让转院，请人向院长求情才转的院，在日照市中心医院，住院七天才给用了1600元的药，转院时，病历、病程记录上写着，我转院时，说话清晰、走路平稳，而实际上，我是躺在病床上转院的，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他们为了掩盖，在日照市人民医院的脑外科，所犯下的罪恶，和违法经营的内幕，从我要求权益的那天起，他们的阻挡，和对我毫无人性的迫害，也就开始了，散布各种谣言，对我百般侮辱、诽谤，手段用尽，机关算尽，而相关的公司、个人、医院、政府机关人员的代言人，就是我在日照，租房时的邻居，荣玉峰、辛崇爱一家人。荣玉峰、辛崇爱是阴险狠毒、心似蛇蝎，女婿何辉，浙江人，小女儿荣生玲的男朋友陈明，和联通公司的宋玉华是同学，儿子荣海波，2008年4月份以前，在部队服役，因为某些原因，被遣送回来，现在外地打工，迁怒于我：而实际情况是，斯文电子公司的相关人举报的。2007年8月，也就是我给杨军写第一封信以后，我租住的附近，出现了许多当兵的，当时我还以为是保护我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荣玉峰、辛崇爱打电话给了荣海波，编造了，关于我的一些情况，荣海波又把情况，反映到了所在部队，斯文电子公司的相关人员，担心把事情闹大，就把荣海波举报、查处了；2008年5月1号前几天，荣海波就去了外地，2008年5月1号事件，在网上爆发，荣海波也参与了。2007年8月份，辛崇爱的一个在日照市河山镇当法庭庭长的亲戚，在《日照电视台社会零距离》栏目，播出了，他发明的一种调查人的方法，“有事推定”法。2008年3月份，我说这是严重违反了“基本人权原则”，是法制史上的人权建设，后退几百年的说法，南宋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是“有事推定”，清朝的“文字狱”，是“有事推定”，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是“有事推定”。这番话后，他们又以多项为借口，对我进行，更为“真实”的“有事推定”。当我2007年7月份，给杨军寄了第一封信后，相关的公司、个人联合起来，在荣玉峰、辛崇爱一家人的配合下，对我进行了拍照；2007年8月份我寄给杨军第二封信后，在日照市电视台社会零距离栏目中，出现了“有事推定”法，辛崇爱更是把电话打到了部队；2007年10月份我寄给杨军第三封信后，畜牲习近平、彭丽媛及其走狗、畜牲们，对我进行了更加恶毒的欺骗、伤害，连我要回家过年都派人跟踪，2008年2月29号、3月22号两次假借日照市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我发短消息欺骗我，2008年5月1号事件在网上爆发，2008年6月8号更是制成光盘在市场上售卖，何辉参与了所有这些手段的实施，他还“动用”了更广阔的关系，实施了更恶毒的手段。
关系。荣玉峰、辛崇爱、荣生玲、玲玲、何辉、荣海波，参与实施了在我租的房子里、院子里安装摄像头、窃听器以及后来在网上传播制成光盘在市场上售卖的全过程，畜牲习近平、彭丽媛及其走狗、畜牲们，联通公司的宋玉华，与车主有关系的大丰收水饺城的相恒全，与当地政府的相关人和斯文电子公司的相关人，有关系的潍坊火烧店的赵玉国，与当地政府的相关人和医院里的相关人有关系的候医生，与市委市府的相关人、车主、斯文电子公司的秦泗江、联通公司宋玉华有关系的望海路友情商店的老板，都与荣玉峰、辛崇爱有联系有关系。其中，荣玉峰、辛崇爱与河山镇法庭的庭长东港区行政执法大队的某位科长是亲戚关系，与市委秘书长，杨军当市长时的秘书有直接联系，联通公司的宋玉华，斯文电子公司的秦泗江，大丰收鲜水饺店的相恒全，木子超市的张华、李政、友情商店的老板、金阳社区诊所的候医生，都与他们共同实施犯罪。日照市委办公室的相关人员、市府办公室的相关人员、市司法局的相关人员、市劳动局的相关人员、市长热线的相关人员、市公安局的某位副局长、市信访局的相关人员、东港区委、区政府的相关人员、东港区公安局的相关人员，都与他们串通一气，给予他们保护、支持。大丰收鲜水饺店的相恒全与车主有直接的联系、与东港区公安局的民警、与日照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有直接的关系，他指使一些地痞、社会闲杂人员也参与了这件事。木子超市的张华、李政与移动公司的相关人有直接的关系，与地痞和社会闲杂人员有联系。金阳社区诊所的候医生的女儿就是我在日照市脑外科住院时的护士，女婿小丁在某个房地产公司里，他的女婿曾威胁我不要与政府领导挂钩，实际上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就是畜牲习近平、彭丽媛的走狗，友情商店的老板与犯罪团伙的各方都有直接的联系，他的弟弟在市委、市府开车，他知道在我租的房子里按的两个摄像头，他知道我给杨军写的第三封信的底稿被谁从我租的房子里拿走的，在他那里经常出现的小牟、小赵、小强、老马、刘和玄都与犯罪团伙有直接的关系。何辉为整个犯罪团伙打“头阵”，他调动了各方面的“关系”，对我进行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迫害，现在我回到了家中，他们又跟踪到了村里散布谣言，对我进行侮辱、诽谤。
口号。犯罪团伙非常猖狂、嚣张，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在医院里没把他治死不甘心”、“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任何手段把他打压下去”，“只给他留一口气”。

习近平、彭丽媛：毫无人性、懒性、无能、低级、下流、无耻，他们控制了日照市，他们是整个犯罪团伙的幕后总导演，他们没有资格再做党员，更不用说当国家领导，他们就是畜牲。
三年多来，每一天我都盼着问题能解决，能有人承担责任，等到的却是非人的伤害，他们的每一个手段、行为都触犯了刑律，都应当受到刑事制裁，手段之卑劣，社会影响之败坏，无不达其极致。

我现在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我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我相信公平、正义。

非常感谢领导能看到这封信。

此致

敬礼

赵向阳敬上

附：寄给杨军的第一封、第二封信和随第一封信就寄给他的材料，及寄给杨军三封信的邮寄凭证。
电话：15216501105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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